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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草木春秋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
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
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
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世情􀳁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第一次见到熊是在街上，一只黑绒绒的
小熊崽被人用绳子牵着从山林里走出来，走
在林业局镇上那条不太宽的土道上，招摇过
市。牵它的人是镇上最后一个猎人大老滕。
人和熊崽带着一股凛然的山野杀气。看到这
只深山熊崽的那会儿和过后总在想，熊爸
爸、熊妈妈呢？

山里的大牲口越来越少，当然也包括
熊。从山里出来到城里参加工作后，别人总
问我你见过熊吗？我说见过，小时候见过。
就讲起了那只小熊崽。别人听了嗤之以鼻，
仿佛我在讲一只小狗崽什么的。自己也觉得
索然无味起来。

1995年我带女儿去北京游玩，在动物园
里，三岁的女儿和众多的游人围在熊池子上
观熊、“喂”熊。一只硕大慵懒的熊在水泥池
子底下被游人手里的饼干、火腿肠逗弄出各
种谄媚的姿态来，就觉得熊不是熊了。至少
记忆里的那只熊崽还令我们山里的孩子大人
畏惧，不敢靠前围观。

小兴安岭的熊生活习惯很像北方人，一
到冬天就猫冬，俗称“蹲仓子”。黑熊在深秋
季节里吃得膘肥体壮，头场雪下来就选择大
树洞、石岩洞钻进去，开始冬眠。这个时候
进山采山、伐木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打扰
它，见着树洞、岩洞绕开走，它轻易不会出
来伤人。也有别具一格的熊，在冰天雪地里
到处游荡寻找食物，俗称“走跎子”。这种熊
对人形成的威胁很大，就是单帮猎人也要对
它退避三舍。

那年冬天我去小兴安岭汤旺河林业局东
升林场采访，听说了这样一件往事，三个
伐木工用板斧砍死了两头熊。我初听起来
十分吃惊，后来就觉得黯然了。那是东升
林场占点采伐的初期，林场还没有几户人
家。三个伐木工一天早上进山采伐，来到
一棵三人搂抱不过来的老红松松树底下，
一个叫章友的伐木工刚刚在树根部砍下三
斧，就听工友小朱喊了一声：“有熊！”抬
头看去，在树身的两米高处有一洞口，一
头慵懒的熊正探出头来好像冲天打了个哈
欠又缩回了头。两个工友已吓得腿站不直
了。“快去找杠子来堵住洞口！”面对与虎
齐名的林中一霸，章友心里也一紧缩！顾
不得想别的了，为了自己和两个工友的性
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熊出洞口前劈
死它！他箭步跃上旁边一棵小桦树上，两
手高举起大斧来。瞬时，两只大熊掌伸出
洞口来，接着又露出一脸盆大的熊头，正
欲 一 纵 出 洞 。 章 友 的 大 斧 凌 空 劈 下 ，

“嗷！”一声长嚎，熊头缩了回去。这时两
个工友锯来了桦木杠子，呈十字花别在树
洞上。约莫十来分钟，受伤的黑熊慢慢伸
出头来，头正好卡在了十字杠子中间，章
友又展身劈下一斧，砍中了头部，腥气森
森的血溅出三米多远。黑熊翻翻眼睛半截
身子卡在洞外不动了。这时候章友方觉得
右侧大腿凉丝丝的，才知道熊血已湿透了
棉裤腿。下边的两个工友用杠子把黑熊往
下撬，费了好大的劲刚把死熊撬下来，忽
听紧贴着树身的工友小朱又惊慌地叫道：

“不好，树洞里还有动静！”说时迟，那时
快，一头母熊“嗷嗷”地爬出洞来，顺着树
身往下爬！刚要收斧下树的章友回过头来，
侧身猛地劈了一斧，正砍中母熊的脖子。母
熊一头跌倒在雪地上，章友随身跳下来，抡
起了斧子。另外两名工友也慌忙抡起了杠子
猛砸，直到母熊没了动静，毙命在公熊身旁。

拖拉机把两只黑熊运到了林场场部，当
晚林场住户人家都赶来了，和工人们点起了
篝火烤着熊肉聚饮，向打熊好汉敬酒。不是
猎人的章友自然成了英雄，在我家乡一带成
了传说中的武松一样的传奇人物。

只是那晚，在林场的人家中听完这段讲
述后，我久久没能入睡。东升林场的林子采
伐稀了，别说是熊就是狍子都少见了，这里
原本是熊的属地。由那头熊爸爸、熊妈妈，
我不知为什么联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只小
熊，还有动物园里被饲养起来变得不是熊的
熊们。

小兴安岭的熊

男人和他的妻子是大学同学，他们毕业后选择自
主创业，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公司，说是公
司，其实就是在居民区临街位置租来一间门面，开了
一家小建材店。两人既是老板又是伙计，男人主要负
责进货、跑业务，而女人则在店里售卖。

随着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建筑材料市场也
很火热，通过几年打拼，他们的建材公司日益壮大。
公司也从破小的门面房搬进了豪华的写字楼。他们房
子、车子、票子都有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结婚七
年了，他们还没有孩子。

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公司业务大幅度下
降，尤其是最初几个月，市场一律勒令停业，他们只
好居家办公。那些日子，男人每天通过电话、微信联
系业务，但收效甚微。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严重失眠让
男人面色憔悴，女人偶尔送盘水果进去还得小心翼
翼，害怕一言不合踩到他的雷区，即便这样，男人还
会把门关得很用力，似在发泄不满和焦虑。

可女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当她的炊事员、卫生员、
打字员，做好后勤保障。她隐藏焦虑，不给男人制造
多余的烦恼。可再多的关心和安慰也无法抵挡日复一
日的疲倦和与日俱增的压力。男人仍然把自己困在书
房里，抽烟、喝酒、打游戏，虽然只隔一道门，但有
时女人需要打手机才能和他说上话。

有一天晚上男人说看到从窗外爬进来了一条蛇，
并一直在盯着蛇的去向，女人看了半天，啥也没有，
可男人非说有，说蛇头还在动，警察和物业在家里找
了个遍，男人还说蛇就在书桌上，其实，根本没有什
么蛇，这只是他的幻想。

人常说祸不单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也
出现了糟糕的状况，她原本性格很好，温柔体贴，可
最近一反常态，情绪大起大落，动不动就发火生闷气。

日子就这样在压抑和不安的状态下一天天地流
逝。这天，男人对女人说：听说市医院请了上海大医
院生殖方面的专家坐诊，我在网上挂了号，明天一起
去做个检查吧！他这么一说，女人就懂了。

两天后，男人甩给她一张医院检查报告单，报告
单上显示女人卵巢发育异常，不能生育。男人说：我
们分手吧！可怜的女人捧着报告单整整哭了一天一
夜，第三天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又是一年同学聚会，同学们知晓他俩都还单着，
酒桌上，刻意安排两人挨在一起。一年未见，他们感
觉既熟悉又陌生。酒至半酣，有人拿酒瓶当起了麦克
风，唱响了《同桌的你》，男人们以筷击碗而歌，女人
们则拍掌和之。

席散，男人看到众人一个个相互道别离去，他这
才悄悄地绕到女人身边，小声地说：当年是我对你撒
了谎，其实不能生育的是我，那份体检单是我花钱在
网上买的。

女人吃惊道：开什么玩笑，你是在说醉话吧？
男人看着她，笑了一下：醉话？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酒量，这点酒能干倒我？
女人盯着他问道：那是为什么？
男人说：不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同意跟我离

婚。你那时候行为举止怪异，太不可理喻了，我实在
受不了。

女人说：我举止怪异，不可理喻？那你记不记得
你当时精神状况是怎样呢？

男人说：那时候公司连续三个月没有一分钱进
账，我感觉快要崩溃了。整天想东想西，内心痛苦挣
扎，可谁又能想到你后来也和我一样，整天大惊小
怪，神神叨叨，有一天，外面明明艳阳高照，你却大
声地叫嚷下大雨了，搞得楼上楼下邻居一个个从阳台
探出头来张望，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我思前想后，
还是分了算了，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听到这里，女人仿佛自己的心被人揪了一下，她
冷冷地说：那今天我也告诉你，我对你也撒了谎。其
实我脑子根本没病，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女人感到浑身发冷，她索性一股脑把委屈倒了出
来：当时你患有严重的焦虑症，每天浑浑噩噩、坐立
不安，我看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去找心理医生咨
询。医生说巨大的压力之下往往会让人陷入自我怀
疑，这时候会缺乏安全感，人也变得脆弱和迷茫，会
产生神经性焦虑症。他建议我试着跟你表现相似的症
状，刺激、修正你的第一反应，以便引起你的注意，
他说目前国外临床上有病例表明，这样做能引起患者
鲜明的情绪反抗，能唤醒激发本能的意识，时间长
了，病情大概率会有所缓解。

女人又说：当然，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面对
情绪对抗，有些人改变了，有些人更加崩溃了，医生
说这叫心理韧性或者心理弹性，根据我对你的了解，
我认为你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值得为你一试，后来
你的症状大为好转，也证明医生让我这样做是有一定
道理的。

男人这才想起来，有一次自己半夜爬起来喝酒，后
来好像又哭又闹，而女人不再像往常一样，倒茶递水，劝
慰安抚，反而指脸大骂：你是一个懦夫！懦夫……

原来那晚的当头棒喝、作河东狮吼都是有原因
的。想到这里，男人急切地问道：那你当时怎么不告
诉我？

女 人 说 ：
医生说你的病
症来自心理压
力，如果告诉
你，会加重你
的 焦 虑 情 绪 ，
只 会 适 得 其
反，否则，你
也不会恢复到
现在这个样子。

说 完 ， 女
人头也不回地
走了。

撒 谎
吴新生

望一眼对面楼顶粉子面一样的霜，年过
七旬的父亲一边用酒泡生姜擦手，一边幽
幽地说：以往这时节，在老家，上滩剐柴忙
得正热火。

父亲手上有冻疮根，是早年剐芦柴滩
落下的。

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啊，少说有两三千
亩，分属沿湖的三个大队。大集体时，各家
平均出工，统一上滩割芦苇，运回按人头
分，这叫烧锅柴。仅够各家烧锅。锅膛喂的
主要是芦苇滩上长的。早上天不亮就出门，
撑船要一两个钟头才到达。数九寒冬，竹篙
拖上来还没有插下去，就结了一层薄冰，滑
得抓不住。父亲抽两把稻草，揉一揉，贴在
手掌内当护垫，埋头往闸口外撑。

后来分田到户，芦滩也切割开来，各
家割各家的。有能力的还能“盖”到别的
村庄没人割、割不动的芦柴滩。我问父
亲，明明是买，怎么用盖这个字。父亲吐
了一口烟，盖就是盖嘛。从父亲的叙述
中，我理解了盖，就像撒了一张网，滩面
上的高柴、矮柴、杂草，还有甲鱼、黑
鱼，乃至田螺，全部罩住，一个不漏，才

对得住出的价码。
有一年，父亲带着姨娘家、姑姑家，

还有两户处得好的邻居，一共五家，到隔
壁乡镇郑渡盖了一百多亩芦滩。看滩的
说，这个王师傅精呢，我看几十年柴滩，
不知道这一片有72个墩子，他跑半天，一
墩一墩数过来了。一百多亩芦苇滩，黄亮
铮铮的，芦苇似旗，飞絮如花，望不到
头，看不见人，盖了三千块钱。这笔巨
款，父亲他们当然拿不出，先凑几百交定
金，上滩割了苇，钱就来了。一米五以下
的小矮柴，捆成小姑娘腰粗细，一捆一块
钱，有北边人来收，说是编小帘子，晒馒
头片粉丝面条等。再落下的大屁股草，卖
给烧窑人，一百斤三块钱，抢着要。盖滩
钱基本不用自己掏，这两项收入抵了。偶
尔水边割苇，镰刀砍个钻泥巴的黑鱼，或
捡个猫冬的甲鱼，一顿好伙食就有了。

剩下高高杆柴，码成五垛，随便抓个
阄，各家开始往回运。扛到水边堆上船，扛
的路有多远？最远有二里。芦滩没有路，割
过的芦苇茬子像刀。我小时候去芦滩春游，
回力牌球鞋一下子戳穿，脚板底还淌血呢。

父亲他们有办法，没有球鞋，也舍不得布
鞋，在布鞋外面绑个木板底，年年冬天都
穿，五寸厚的木板底磨成薄片片。

父亲他们从荡里回来的时光都在傍
晚，冬天的傍晚，阴冷或者飞雪。锅里的
饭菜热了又热，我们饿得猫抓心，水码头
长跳板上望了一回两回三四回，好不容易
盼来了吃水很深的船。柴垛子堆得高高
的，飞雪中，撑船的父母，一人在船头，
一人在船尾。父亲眉毛头发全白，母亲的
三角手巾也白了，两个人单衣薄裳，用篙
子和船拼命。河两岸有许多羡慕的眼睛，有
人在心里估算一船的收入。

芦苇全部运到家，年差不多也到了。盖
了滩的人家，虽说人吃苦，年却好过一点，
肉坨子小孩敞开吃，炸油端子，蒸年糕，穿
新衣服，还有压岁钱，傲娇得很。父母用芦
荡里的辛劳，换来了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快
乐，让父母很满足。

前些时，我专程返乡，寻找那片芦苇
荡，却无迹可寻。不过三十来年，大型机械
作业，让昔日湿地变成良田，取而代之的是
十里荷花香，稻田白鹭飞。

芦苇有恩
王 晓

老屋的左外拐是一座小山包，这小山
包像护佑老屋的青龙，它从屋后的山岗蜿
蜒而来，似一条长长的手臂微微向内卷
起，像母亲纤细的手臂轻轻托举着婴儿。

青龙嘴上栽有两棵树，一棵是桂花
树，另一颗是皂角树，据说这两棵树是同
一年所栽，两棵树虽然不是同一种树科，
却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共同成
长。随着岁月的更迭，这两棵古树根深叶
茂，愈发粗壮茂盛。

桂花树高大的树冠似一把撑开的大伞，
树叶一年四季常绿，遮盖着屋面，每到桂花
飘香的季节，整个老屋里里外外都荡漾着
淡淡的桂花香气。皂角树略高于桂花树，枝
丫繁茂，从树蔸一米向上丈量，一人难以合
抱。每年夏天，枝头就结出皂角，秋天开始
成熟，风来了，皂角互相撞击发出银铃般的
响声，非常悦耳。立冬，霜染之后的皂角由
黄色变成了枣红色，风一吹，它就从树梢落
下来，每天早上，大妈大嫂就拎个篮子到树

下捡回一大筐皂角，放到走廊上晾干，因它
含有皂素成分，是天然、安全的洗涤剂，洗
衣、洗被子都用得上。

每次洗衣之前，把皂角放到火塘的火灰
里烧熟，坚硬的皂角就会变软，清凌凌的河
水里，浣衣的妇女在洗衣石上反复擦抹皂
角，衣服上就会冒出泛着清香味的香皂沫，
用棒槌捶打衣服，脏污的衣物就立马干干
净净。除了洗衣，洗被子之外，皂角洗头的
效果也不逊色于市场上购买的洗发精。皂
角洗头，不但能洗掉头发上的污垢，杀灭头
皮上的真菌，还会使头发光洁柔顺，散发
出一种特有的香气。皂角清洁了老屋一代
又一代人，以至每次姑姑们回娘家，娘家
人都要送她们一大袋皂角带回去，她们也
乐不可支地笑纳，她们觉得皂角才是最好
的礼物。邻队的大妈大嫂也时常来讨要，
嫂子们也毫不吝啬拿给她们。皂角连接着
亲情和友情。

这棵皂角树是何人所栽，栽于何年？据

父亲说，是早已作古的太爷爷亲手栽的，至
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太爷爷、到爷
爷、爸妈，再到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棵皂角
的受益人，不论是大旱还是洪涝之年，皂角
一如长情的恩人，源源不断地为老屋的主
人输送免费的肥皂，给我们带来芳香，让我
们的生活变得美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肥皂早已不再是稀缺
物品了，但老屋的人依然寄情于皂角，每年
的秋冬季节仍然捡拾皂角，留着浆衣洗衫
洗头发，皂角早已融入老家人的生活。

皂角树属于豆科类，木质坚硬，肉质细
嫩，是制作家具的高级材料。特别是用来做
砧板切菜，有杀菌、防癌的功效，备受城乡
居民的欢迎。

十年前，有一外地老板出高价购买老家
的皂角树，说是用来制作砧板，老家人任凭
老板给出再高的价格，都毫不动心，大家都
说皂角树是老屋人的根，是老屋人的魂，我
们要世世代代守护好皂角树。

皂角树
柳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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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广场上，有一位拉二胡的盲人，除
了刮风下雨，常年驻守在一个固定的角落。

盲人姓汪，因二胡拉得好，人称“广场
阿炳”。听人说，广场阿炳还能看见点微光，
能拄着拐杖，按时上下班。

父亲在景区文化园内经营画院，我闲暇
得空，偶尔前去探望。每次路过，都能得以
亲见广场阿炳，常听到的曲子为黄梅戏经
典剧目《天仙配》，弦声顿挫抑扬，常引来游
人围观。在黄梅戏故乡，路人皆会唱上几句
戏文，若是碰到有雅兴的，会当场和上一
首，毫无违和感。

对于广场阿炳，爷爷了解较多。听他
说，疫情发生之前，景区游客众多，广场阿
炳更是卖力，从清晨到日暮，围观者众，打
赏者多，收入不菲。如今，外地游客日渐稀
少，漫步于广场之上的，大多是隔壁学校陪
读家长，因此常常一月颗粒无收。

即便如此，广场阿炳仍一如既往拉
琴，很少缺席，只是弦声略显沉闷，难觅
欢快之音。爷爷驻守画院，每次见面，总
是劝他：现在也没游客，出来干什么？他
常常不语，好像满腹心事。劝了几次，也
就不再打扰。

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年，广场阿炳雷打不
动地坚守了三年。忽一日，爷爷带回一消
息，说盲人被狗咬了。

原来当天下午，广场阿炳像往常一样
正在那儿拉二胡，因为是周末，人比往常
多。正当他拉得起劲时候，忽然听见人群
中一阵惊叫，紧接着传来小女孩的哭声，
之后便听到恶犬的狂吠声。原来，不知道
从哪里蹿出一条野狗，径直扑向看热闹的
小女孩，家长一阵慌乱，吓得大叫，却怎
么也挪不开腿。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广场
阿炳快速扔掉手中的二胡，一把扑向面前

的恶犬，紧紧锁住恶犬的喉咙，恶犬受到
袭击，忙松开小女孩，转身朝广场阿炳扑
了过来。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一起用脚
去踹恶犬。恶犬胡乱咬了几下，仓皇而
逃。等大家把广场阿炳扶起来，发现他手
上鲜血淋漓，已被咬开了一个大口子。众
人心疼不已，纷纷劝他去打狂犬疫苗。广
场阿炳却摇了摇头，说身上没钱，回去搽
点牙膏就好了。

此后很长时间，广场上再也没有听到悠
扬的二胡声。每每路过，我心里都空荡荡
的。过了很久，就在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时，
一天爷爷告诉我，广场阿炳又回来了。我隔
天去看，却看见两个精神小伙，一左一右守
在广场阿炳左右。两个小伙胸前人大、浙大
的校徽，在太阳底下闪耀着金光。

事后不久，远近就传开了，原来那两个
小伙都是广场阿炳的儿子。

广场阿炳
何 惟

􀳁世情􀳁人间小景


